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年文艺
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人民既是历
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
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

‘剧作者’。”
回顾自身的文学之路，可谓用

一根针挖一口井，慢慢地发掘着生
活的甘泉，深以为自己的作品尚不
能回报支持我关心我的父老乡亲，
让自己感到欣慰的只有一点，就是
我的笔一直聚焦于时代生活。我写
过带着岁月痕迹面对时代挑战的
《额嬷格》，写过为保留文化锲而不
舍的《我是马鞍巴特》,写过积极融
入现代生活的猎人妈妈《游猎之地
的你》，写过回草原创业的《萨丽娃
姐姐的春天》，写过面对生活冲击坚
韧不拔的《锯羊角的额吉》，写过为
了保护一片野芍药不惜流血的旅游
创业者赵红松，写过常年工作在深
山老林，每天要上下26米高防火瞭
望塔15次的护林员，写过救助野生
狼的牧民阿巴嘎……

中篇小说《包·哈斯三回科右中
旗》，写了一位老牧人面对崭新生活
的感悟和禅变，长篇报告文学《春风
染绿红山下》则集中展示了16个普
通人焕然一新的精神风貌。

人民的实践，人民身上的信息，
总是意味着时代的大主题。在每一
次深入生活和写作中，我的心灵都
会被笔下的人物深深打动，他们的
艰难困苦，他们内心的明朗和高尚，
他们对大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怜
悯，他们的聪明智慧，他们的梦想与
追求，他们在历史进步中留下的足
迹，让我深思，也让我开朗。可以
说，每一次对人物的发现，让我收获
的不仅是故事，还有全新的思维。

中国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
化，人民的创造远远大于文学的想
象。在深情回望内蒙古文学发展历
程之际，我们也迎接着更高远的未
来，路漫漫其修远兮，我坚信，文学
是深刻而持久的精神产品，它所具
有的对人类心灵的陶冶和提升功能
是不可替代的。经典之作的产生，
都不是急功近利的结果，创作须经
千锤百炼，走进读者内心，也要经过
披沙沥金的选择，每当我阅读那些
高屋建瓴的作品，我都会产生一种
创新的冲动，砥砺自己从高质量文
化建设的意义上，将自己这一滴水，
融入时代的大潮，向人民学习，向生
活学习，力争写出具有美学光彩和
文化底蕴的、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作
品，接受人民的检验。

北疆大地，是一个生态的博物
馆，也是一个文化的大观园，更是一
部新时代的宏图秩卷，需要有精品
力作与之相得益彰。近年来，我区
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很好的势头，文
学氛围逐渐浓郁，不同年龄、不同代
际的作者队伍均活力焕发。

我们的作品频繁出现在国内重
要报刊上，内蒙古日报文学副刊《北
国风光》，经常推出精品力作，这一
切都证明了我们的日益进取，也孕
育着未来的辉煌。

文学的高质量发展，除了作家
的努力，还需要外部环境的推动。
文学创作的群体越大，文学氛围就
越浓，越能推出高艺术水准作品，推
出拔尖人才。

据我在文联工作 30余年的肤
浅体会，文学期刊对青年创作者具
有苗圃的作用，很多文学名家也都
有在基层期刊上小荷才露尖尖角的
经历，内蒙古日报等报刊的文学副
刊，以及盟市文学期刊的作用不可
低估，我们需要风物长宜放眼量，汲
取一些经验，从基层投入，从文学副
刊入手，坚持数年，必有好处。

书写时代生活
□艾平

书海泛舟，会激起思
维的涟漪。在大地上行
走，方能验证生命的踏实
与厚重。我喜欢在大自然
中行走，让思绪飘荡，无拘
无束，拥有风的自由。更
喜欢用诗歌呈现世间万物的生存状态，以及人与自
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
是行走在广袤的北疆大地上，欣赏独特的北国风
光，那种心与自然交融的感觉，是无法用语言来描
述的。

说到北国风光，首先想到的一定是草原。
作为内蒙古人，我对草原的爱是深沉的，是刻

在骨子里的。想起去年参加内蒙古文学杂志社主
办的“生态中国与草原叙事自然生态文学论坛”活
动，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学者相聚呼伦贝尔陈
巴尔虎草原，在莫日格勒河畔吹着轻柔的晚风，在
星空下朗诵自己的诗作《每一株草都心怀梦想》，那
一刻，所有事物都溢出诗韵，诗情与画意完美结合，
真正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于是，我说：
我要在这里隐居/直到有一天/我能记住每一颗星
星的位置/能叫出每一株草的名字/直到/我看到/
草色又深了一层。

虽多次投入草原的怀抱，这一次还是难免激
动。陈巴尔虎草原的天空蓝得纯粹，云朵白得没有
一丝瑕疵，河流流淌出优美的曲线，每一棵草都洋溢
着灵动的美，悠扬的蒙古族长调伴着夕阳，还有喷香
的羊肉和各种奶制品，热腾腾的奶茶泡着炒米……
那么和谐，那般充满韵味。

草原上，无论是绚丽的花朵，还是无名的小草；
无论是悠闲吃草的牛羊，还是天空中翱翔的鹰……
每一个生物都在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都是这片土
地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令人真真切切感受到自然
的力量。尤其是一匹马的目光，深深地触动了我。
那匹马站在莫日格勒河边，淡定而茫然，时而看看
河水里自己的倒影，时而望向远方。我们的欢笑声
都不足以惊扰它，不足以让它的眼神现出光芒。偌
大的草原，竟盛不下它的忧伤。当我们闯入一群马
的领地时，那些马一哄而散，且多数惊魂未定。只
有两匹马，始终寸步不离，有节奏地啃食地上的青
草。我惊叹于它们内心的强大。它们同时抬起头，
并没有看我，而是对望一眼，继续吃草，一副地地道
道的大自然主人的模样。

在莫日格勒河畔采风时，我们发现一处敞开式
的马厩。有人提议来一场即兴的马厩诗会，每个人
朗诵一首诗，一定要与马有关。于是，一匹匹骏马
从诗人们的口中飞奔而出，与草原上的马群汇合，
给陈巴尔虎草原增添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与陈巴尔虎草原不同，兴安盟的乌兰毛都草原
属于杭盖草原。这里有连绵的群山、茂密的森林，
有九曲十八弯的乌兰河，有淡淡的花香、浓郁的草
香，像一幅写实的山水画，更像一首深情的诗。那
些不知名的草，总是默默无闻而又坚强不屈，让人
感受到生命焕发的力量，甚至在车轮下喘息，都不
忘一次次顽强地站立起来，令人心生敬佩之情。热
烈的山丹花，给人向上的信念。纯净的乌兰河，照
亮草原人生命的旅程。我在《乌兰河的光亮》一诗
中写道：一条河把生灵放在心上/于是牛羊成群，草
木茁壮/一条河，把大海藏在心中/就有浪花飞溅，
波涛汹涌/高举虔诚的意念，并风雨兼程/一条河，
有了信仰/便会向光而生。

在乌兰毛都草原，躺在小木屋里，透过窗子仰
望星空，星星格外明亮，空气中弥漫着花香和草香，
深呼吸，顿时，沉醉！在这里，可以“揽清风在怀”，
可以“枕星月入梦”。乌兰毛都，不仅是一片草原，
更是心灵的归宿。

动人心弦的诗歌，必然会经历用脚步去丈量大
地，用心感悟生活，然后把诗意呈现于眼前这样一
个过程。

我曾随户外群在阿尔山穿越原始森林，踏着没
膝的积雪登山7个小时。苍茫的雪地一尘不染，让
人心中升腾起诗意。我不禁思索：或许，在这场大
雪下面/有无数脚印，已被雪白和苍茫覆盖，或许/
我的脚印也将被另一场大雪/抹去。

在森林偶遇一只松鼠，紧紧盯着我手里的松
果，不肯给我让路。于是，我愿意向一只松鼠表达
歉意。我亲眼看见，一条河在源头就被一些碎石、
土块拦住去路，所以我写出：每一粒尘土，都是罪魁
祸首/每一双手都难辞其咎。我敬佩樟子松的风
骨：所有的樟子松都仰望蓝天/把力量积蓄在脚下/

从不关注一棵草的野心。
我同样理解樟子松的不易：
我们习惯了赞美它的树干
多么挺拔/它的枝叶，多么
坚强/却看不到它伸展到土
里的根/正在黑暗中摸索。

原始森林里根本没有路，领队趟着雪往前走，后
面的队友就会省一点力气。走了大约五个小时的时
候，领队发现，前一天探路时系在树上的红布条已随
风飞走。导航没有信号。我们想了很多办法，还是
找不到方向。此时，太阳降临，轻而易举解救一场危
难。我们心中的喜悦无以言表，顿时疲惫的身躯又有
了动力。这天然的向导向人们宣誓：在大自然面前，
人类何其渺小。望望天空，被乌云遮挡了无数次的
蓝，被雨水洗过无数次的蓝，在原始森林的上空，是多
么凛冽而纯净。

说到阿尔山，不能不说五里泉和杜鹃湖。我曾
多次到五里泉，看一批又一批人虔诚地用手捧水
喝，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去。只因那些泉水还没有
经历礁石的阻拦和水草的纠缠，还没有学会拐弯
儿，更没有机会变得世故。只因这泉水的根是低于
泥土的意念。我也曾在杜鹃湖畔写下：湖底长出的
思念/像岸边的杜鹃一样茂盛/风一直在唱，唱它的
似水流年，唱它的/阴晴圆缺/它只是用了心，而听
歌的人/却动了情。

位于兴安盟科右中旗的五角枫自然保护区，是
北国风光浓墨重彩的一笔。国庆期间来一场自由
的追枫之旅，诗意自会在心间流淌。行走于五彩斑
斓间，关于固伦永安长公主的美好传说，一直在脑
海中浮现：身着盛装的公主在夕阳下的枫林中遥望
故乡，悲凉与温情共存，宛如一幅天然的油画，醉了
天地，醉了心。我在枫林里回望一抹红，思念之情
总是挥之不去：若有一天/青山妩媚，白云锋利/我
会将所有相思/放在秋风的肩上。

有朋友曾问我：是不是诗人看什么都充满诗情
画意？作为写作者，我会留心观察生活中的一草一
木，甚至别人容易忽略的点点滴滴，我都会用心聆
听它们的声音。就好比新闻记者对新闻素材的敏
感，摄影师对光影、色彩、构图的敏感一样，是自然
而然的事情。

继续在辽阔、苍茫、静谧、斑斓的北疆大地行
走；继续用心感悟，把诗意刻进生命基因里，在这片
水草丰美的家园，用诗歌说出心中的爱。

把诗行写在北疆大地上
□北琪

岁月匆匆，几十年过去。但反映、抒写内蒙古
大地景象、景致的文学副刊《北国风光》风采依然、
光艳仍然。作者除了自治区内的各界人士，也不乏
来过内蒙古的各地知名作家和各方面的作者。在
现实观照中的视野随之拓宽，在多元探索中一直坚
持创新。

老作家创作不懈。想象力的丰富不减当年，发
挥语言功底较为深厚的优势，积极倡导适应新时代、
新观念，表达新颖、鲜活，使或长或短的作品都兼具
鲜明的现代性和美妙的文学性，令人一读再读。如
艾平的《无边的林海雪原》，作家写大兴安岭的冬
天。无边无际树林的枝杈、枝头，各种各类大树的树
冠、树梢，都被银白的雪花覆盖着、遮蔽着。但自然
生灵，无论是奔跑迅速的狍子、驼鹿，还是细小至极
的蚂蚁，都在这严寒酷冷的冰天雪地之中生存着、生
活着，用它们独特的脚印、独有的巢穴，传递着它们
的信息，表现着它们的存在，也由此拓展着世界的动
态，彰显着生命的力量。林海雪原，是北疆冬日的自
然状态，是人们面对的生存困境，却流动着万物万类
相依相存的气氛，充沛着生灵生命坚强坚毅的意向，
写出了世界的微妙、巧妙、美妙。情景交互、情意交
汇、情理交融。应该说，这就是文学的魅力，也正是
文学副刊《北国风光》的意义。

可贵的是，《北国风光》已经培养出一支扎根人
民、关注现实的各民族作者队伍。因此，反映鲜活
生活、抒写真挚情感的作品总是源源不断。

一个文学副刊，却总是表达着百姓的心声，表
现着内蒙古各族人民的心意。如郭海燕的《银色扇
叶在空中起舞》，从草原上现代化风力发电写起，写
到《春风拂面书页香》，写到《绿遍草原白满川》，以
绿白两种色彩概括草原牧草茂盛、湖水晶亮的胜
景。但不止于有声有色的描摹，而是饱含着对草原
深沉的情、真挚的爱，于是，作品中的文字便因浸渍
了对草原的深情真爱而动起来、活起来，生动地表
现出北疆文化的具体性和深刻性。文中写道：“‘呼
和’与‘诺尔’的结合，成就了大自然的造化神奇，绿

是草原的绿，蓬勃茂盛，白也是草原的白，汪洋浩
瀚。于是，绿白相映，草湖一色，天地孕生，美不胜
收。”简短精湛的文字，特色鲜明，堪称古老的草原
情调与现代社会理想特质的完美融合。日常的笔
调中不失凝练深邃的优美，北疆文化的内涵隐约而
清晰。之后又陆续写出《乳香茶韵情绵长》《十月的
欢歌》，更从草原各族人民的现实生活中，提炼了

“青草的清香”“野花的馥郁”，以及“羊肉串诱人的
烟火香”“奶茶飘出的氤氲慰藉”，凝练出“草原在，
便有羊群悠悠，牧歌四起；草原在，便有炊烟袅袅，
奶茶香飘。”地域特色与民族特点兼具。而“盛大十
月，是一种昂扬。祖国大地上，到处荡漾着奋进的
旋律。”更使自然与人文交融，创造了一种爱祖国、
爱家乡、爱民族的独特的节奏和氛围。

又如钟颜，从《春和景明》写到夏日的《河口食
事》，又写到秋天的《河岸晓风》。在内蒙古西部黄
河河套地区一年四季的风景、风物、风俗中，独有一
股乡土气息和乡情韵致，作品中，作家惟妙惟肖地
描绘了黄河流域的文化习俗和饮食习惯，鲜明地呈
现出人文特征中的地域特点，写出了自治区各民族
不同的风情风习和共同的意识意向。各民族生活
上的交流、意识上的交汇，必然带来理念上的交互、
文化上的交融。

另外几位作者的持续创作，也始终与北疆文化
的弘扬、传播联系在一起。为读者创造了一种其他
专栏没有的思想性艺术性高度统一的叙事节奏与
审美状态。如王建中的《悠悠峡谷》，写峡谷中群山
环绕、雾岚浓重的“白头浪”，写石峰似鹰、暮岚横滚
的“鹰嘴兀”，写天地隙口、石水对峙的“蛇拐子”，写
出三个地点各自的“悠悠”韵味。另两篇《长河晓
天》《千里比邻》，前一篇，从《胜州令》词牌写起，转
入清朝康熙帝在鄂尔多斯巡视，完成了平叛噶尔丹
的战略部署，复渡黄河的历史故事，意在讲述“走西
口”由此开始。后一篇，尽情书写现代小城薛家
湾。作品中，自然与人文交互交替，历史与现实延
续延展，意蕴深深，充实知识，又启迪思想。

又如冯黎晖的《寻迹宝格达山》，写宝格达林场
由伐木到护林，《等待与重逢》写前年秋季飞临锡林
湖的两只白天鹅的遭遇，都反映人的生态意识的觉
醒，展现时代的进步。再如王玉玲的《风过科尔沁》
《义和沙拉底色》，林子的《悠悠老哈河》《流淌不息的
西拉木伦河》，林殿波的《布日固德的牧场》《巴特尔
的老白马》，都几乎写下了内蒙古大地上的一切——
草原、乡村、河流、湖泊、牧人、马牛羊等等。农耕文
化与游牧文化交汇交融，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渗透，
鲜明鲜活地显示了北疆文化的力量。

主打文字之外，节奏明朗、节拍响亮的小诗、组
诗，也都各有内涵、各具声韵。如戈三同的《风览北
疆，镌刻着诗意的辽阔》，高朵芬的《在家乡的原野
上》，登高走低，遥望俯瞰，视野阔大，形象生动，都
讲述着实实的北疆风貌，散发着浓浓的乡土气息。

错落有致、离奇有据的散文诗，如李富的《冰雪起
舞》、燕南飞的《人间烟火》、北城的《一扇辽阔的窗》，
也都洋洋洒洒、曲曲折折地写来，更使“北国风光”光
景独具、光彩照耀。

有的作者，随心随思、随感随发，如女作家安宁
时常写一些随笔短文，也激励广大读者参与报纸副
刊写作，使《北国风光》更具大众性、现代性。

细细阅读，还可以读到科尔沁沙地上阿什罕人
治沙的《流淌的诗行》（素心），看到准格尔召镇上《绿
色在蔓延》（孙改鲜）；偶尔还会走进呼和浩特的《丁
香花开时节》（李占川），也会因走近赤峰市克什克腾
旗达里湖而有了《达日罕乌拉印记》（于丽红）；甚至
在河套小镇上遇上《会唱歌的锯子》（运计彬），在大
西北天空中看见唐代诗人描绘过的《金河拂云》（我
来），真正呈现出《一草一木是乡愁》（李富）的情愫，
文中写道：“站在高处眺望远方，历史的烟云仿佛就
在眼前缭绕。……这片古老的土地承载了先民的智
慧与汗水，见证了文化融合和民族交融。”

“北国风光”风光无限。风光旖旎中，这片土地
上的各族人民，已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
在共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

“北国风光”风光无限
□张锦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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